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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村发展当中去，实现精准扶贫。徐伍达参与形成的这

个提案，很快就被西藏自治区党委、政府采纳了。

2016年，西藏自治区在全国率先成立了脱贫攻坚指

挥部，自治区常务副主席担任指挥长，各级扶贫办都作

为各地脱贫攻坚指挥部的办公室，将所有涉农部门全部

整合到指挥部中，这样各个县区也能灵活地根据自己薄

弱的环节，有针对性地聚合资源。在徐伍达看来，这才

是党和国家所要求的“精准扶贫”。

“我们首创的脱贫攻坚指挥部的决策建议对自治区

大规模的脱贫攻坚有很大的帮助。这也是国家原计划西

藏自治区要用五年的时间实现全面消除绝对贫困，而我

们却能在短短四年时间完成此项任务的重要原因。”徐

伍达说，西藏自治区成立脱贫攻坚指挥部后不久，这一

举措就在全国开始推行。

在 全 国 脱 贫 攻 坚 关 键 阶 段 ， 徐 伍 达 并 没 有 驻 村 ，

但 他 的 身 影 却 时 不 时 出 现 在 海 拔 5 0 0 0 米 的 羌 塘 草 原 腹

地和怒江深处的夏里三乡。从藏西到藏东，走村入户做

调查研究，或者随自治区讲师团在日喀则、阿里等地为

基层干部做脱贫攻坚政策宣讲。他还受自治区脱贫攻坚

指挥部委托，对全区脱贫攻坚专干进行培训。他在培训

中发现，很多基层干部在实际工作中显得很机械也很被

动，很多人理解不了这项政策与另外一项政策之间内在

关联。“这样很随机！因为国家的扶贫政策能不能精确

地 落 实 到 每 个 贫 困 家 庭 ， 是 要 靠 这 些 基 层 干 部 去 执 行

的。”徐伍达说，他在培训中反复做的一件事情，就是

让这些基层工作人员明白什么是精准扶贫，精准的要求

和目的又是什么？

这一时期，徐伍达出版发表了大量学术成果。2016

年，他完成了《克松的变迁——西藏乃东县昌珠镇克松

居 委 会 调 查 报 告 》 一 书 。 从 2 0 1 7 年 开 始 ， 他 应 《 新 西

部 》 杂 志 的 约 稿 ， 连 续 四 年 撰 写 西 藏 脱 贫 攻 坚 发 展 报

告。期间，他还完成了“西藏打赢‘精准扶贫、精准脱

贫’攻坚战的路径研究”等两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；执

行主编了2017年至2022年《中国西藏新农村建设绿皮

书》年度报告，部分研究成果得到中央和自治区领导的

肯定性批示；《西藏新农村变迁的缩影与见证——来自

山南市克松社区的调研报告》获第三届西藏自治区哲学

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研究报告类二等奖、《藏东地区消除

绝对贫困的历史变迁》获首届西藏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

优秀成果奖论文类三等奖，《西藏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

发展新格局研究》获2020年度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会

民族经济研究三等奖。还有多篇有关农村经济研究的论

文在单位获奖。

2020年5月，徐伍达再次获奖，这位被誉为将论文谱

写在雪域高原大地上的青年学者，获得第16届“西藏青

年五四奖章”。而他对西藏脱贫攻坚的公共表达能力所

产生的影响也在一直持续着，2022年，他获得中宣部宣

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。2023年9月1日，“中国讲坛”新

时代西藏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成就活动以线上线下相结合

方式召开，在林芝主会场，徐伍达向来自非洲多个国家

的政府官员、专家学者和高校学生分享了以西藏为代表

的中国极高海拔地区消除绝对贫困的主要做法和成效。

第三次驻村

与 很 多 在 西 藏 工 作 的 内 地 干 部 一 样 ， 徐 伍 达 和 妻

子、儿子也是长年分居两地。妻儿都在四川雅安，很多

时候，即便是想念家人了，但遇到“五一”“十一”这

样的小长假，他也不能回雅安去。他说，“我们这些久

居高原的人，不能频繁来往高原和内地，人在一个环境

里有一种均衡，回一趟内地，这种均衡会被打破，再回

来又会有高原反应的。”

但是，在学术研究上不断取得突破，却是他持续追

求的新目标。2022年8月，徐伍达再次回到藏东昌都芒康

县帮达乡，他带领的驻村工作队来到了毛尼村旁边的加

嘎村。到加嘎村后，他的第一个心愿，就是先回十多年

前驻村过的毛尼村看看。

毛尼村变化很大。那个由汉族老板老张在毛尼村经

营的小卖部，如今已经变成由老张的儿子小张接手，小

张当然不认识十年前曾经在这里驻村扶贫的年轻学者小

徐。让徐伍达高兴的是，老张变成小张，小卖部也变成

了超市。“小张这一代年轻人经营的超市，已经成了乡

村网络经济的代理点。”徐伍达了解到，小张的超市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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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伍达（左二）在北京参加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


